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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歡
報
紙
副
刊
，
漸
漸
地
對
內
地
副
刊
刊
名
格
外
關
注
起
來
。
一
紙
副
刊
在

手
，
單
看
名
頭
，
各
地
的
山
川
風
物
、
人
文
典
故
盡
在
其
中
，
逐
一
歸
類
細
細
嚼

來
，
別
有
滋
味
。

一
類
是
帶
有
地
域
色
彩
的
，
名
山
類
有
《
江
西
日
報
》
的
﹁井
岡
山
﹂
，

《
安
徽
日
報
》
的
﹁黃
山
﹂
，
《
陝
西
日
報
》
的
﹁秦
嶺
﹂
、
《
池
州
日
報
》
的

﹁九
華
﹂
等
；
大
川
類
的
有
《
湖
南
日
報
》
的
﹁湘
江
﹂
，
《
浙
江
日
報
》
的

﹁錢
塘
江
﹂
等
；
名
水
類
的
有
《
杭
州
日
報
》
的
﹁西
湖
﹂
，
《
無
錫
日
報
》
的

﹁太
湖
﹂
、
《
大
理
日
報
》
的
﹁洱
海
﹂
等
；

二
類
是
沿
用
名
著
典
故
的
，
如
《
黃
岡
日
報
》
的
﹁赤
壁
﹂

，
《
威
海
晚
報
》
的
﹁劉
公
島
﹂
，
《
連
雲
港
日
報
》
的
﹁花
果

山
﹂
等
，
其
中
還
包
括
新
興
的
現
代
旅
遊
景
點
，
像
《
大
連
日
報

》
的
﹁星
海
﹂
、
《
哈
爾
濱
日
報
》
的
﹁太
陽
島
﹂
、
《
北
海
日

報
》
的
﹁銀
灘
﹂
、
《
瑞
安
日
報
》
的
﹁玉
海
樓
﹂
、
《
盤
錦
日

報
》
的
﹁入
海
口
﹂
、
《
重
慶
日
報
》
的
﹁兩
江
潮
﹂
等
。

三
類
是
展
示
地
方
特
產
的
，
如
《
玉
溪
日
報
》
的
﹁紅
塔
﹂

，
讓
人
聯
想
到
著
名
的
雲
煙
；
《
茂
名
日
報
》
的
﹁荔
風
﹂
，
展

現
的
是
熱
帶
風
情
；
《
西
藏
日
報
》
的
﹁雪
蓮
花
﹂
，
讓
人
對
雪

山
聖
地
充
滿
神
往
；
《
金
陵
晚
報
》
和
《
南
京
日
報
》
的
﹁雨
花

石
﹂
，
讓
人
緬
懷
先
烈
安
眠
的
雨
花
台
；
《
益

陽
日
報
》
的
﹁桃
花
江
﹂
，
讓
人
憧
憬
那
方
美

人
競
出
的
水
土
；
《
榆
林
日
報
》
的
﹁信
天
游

﹂
、
《
十
堰
日
報
》
的
﹁武
當
﹂
，
代
表
了
民

歌
和
武
術
這
兩
項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的
發
祥
地

；
此
外
如
《
涼
山
日
報
》
的
﹁彝
海
﹂
、
《
文

山
日
報
》
的
﹁壯
苗
﹂
，
體
現
的
則
是
民
族
地

區
特
色
。

四
類
是
借
用
名
人
效
應
的
，
像
《
株
洲
日
報
》
的
﹁神
農
﹂

，
展
現
的
是
華
夏
始
祖
炎
帝
風
韻
；
《
大
慶
日
報
》
的
﹁鐵
人
﹂

，
展
現
的
是
那
個
艱
苦
奮
鬥
的
年
代
；
《
孝
感
晚
報
》
的
﹁槐
蔭

文
苑
﹂
，
展
現
的
是
董
永
槐
蔭
樹
下
用
孝
心
感
動
天
仙
的
傳
說
；

《
柳
州
日
報
》
的
﹁柳
州
柳
﹂
、
《
眉
山
日
報
》
的
﹁蘇
祠
﹂
展

現
的
則
是
唐
宋
八
大
家
柳
宗
元
和
蘇
軾
的
風
範
等
。
眾
多
副
刊
中

，
更
引
人
關
注
的
要
數
從
古
詩
詞
名
句
中
演
繹
而
來
關
鍵
詞
。
如

《
揚
州
晚
報
》
的
﹁二
十
四
橋
﹂
，
得
益
於
杜
枚
的
﹁二
十
四
橋

明
月
夜
，
玉
人
何
處
教
吹
簫
﹂
；
《
重
慶
晚
報
》
的
﹁夜
雨
﹂
，

源
自
李
商
隱
的
﹁君
問
歸
期
未
有
期
，
巴
山
夜
雨
漲
秋
池
﹂
；
《
黃
石
日
報
》
的

﹁西
塞
山
﹂
，
取
材
於
張
志
和
的
﹁西
塞
山
前
白
鷺
飛
，
桃
花
流
水
鱖
魚
肥
﹂
；

《
東
營
日
報
》
的
﹁入
海
流
﹂
，
是
王
之
渙
﹁白
日
依
山
盡
，
黃
河
入
海
流
﹂
的

外
景
地
；
《
衡
陽
日
報
》
的
﹁回
雁
﹂
，
則
是
范
仲
淹
﹁塞
下
秋
來
風
景
異
，
衡

陽
雁
去
無
留
意
﹂
的
落
腳
點
。

我
收
集
內
地
報
紙
副
刊
已
有
多
個
年
頭
，
每
一
次
從
風
格
各
異
的
刊
名
中
，

想
像
那
些
不
謀
面
的
生
命
摯
友
，
感
受
那
一
處
處
特
色
鮮
明
的
風
土
人
情
，
內
心

時
常
湧
動
一
種
海
內
存
知
己
的
高
遠
和
溫
馨
。

據稱，中國的《詩經》在
國外獲得大獎。

中國的《詩經》還要獲獎
？或者說，希羅多德的《歷史
》、盧梭的《懺悔錄》、雨果
的《笑面人》還要今天的人們

來頒獎？聽來讓人跌眼鏡。後來，認真看了，
才知道是德國萊比錫舉辦的一個設計領域的評
獎。媒體報道稱，這個來自德國萊比錫的大獎
，被命名為 「世界最美的書」，是某某出版社
送交的新書評選所獲得。也就是說，出版社認
真做了一本書，這本書做得很精緻。於是，德
國人給了一個獎。如此而已。這裡，《詩經》
是一個噱頭。是拉來 「陪綁」的。真正要宣傳
的，是該出版社。在內行人來看，這叫做 「軟
廣告」。

不過，要說在文藝評獎領域，類似《詩經
》獲獎的事情未必就不會出現。前幾年，某雜
誌社評文學獎，一個小小的詩歌獎，把已故的
某位詩人給抬了出來。雜誌社的刁鑽在於，為
這位已故詩人搞了一個 「終身成就獎」。至於
其他的蝦兵蟹將，則是X等獎、X等獎……一大
長溜地頒發下去。

文學評獎成了圈子裡的小菜一碟。今天哥
幾個給他頒獎，邀請你來擔任評委、發獎和發
言。明天哥幾個給你頒獎，邀請他來擔任評委
、發獎和發言。轉悠來轉悠去，就這麼幾個
「知名作家」。大家樂樂呵呵，到企業拉幾個

錢，然後圍坐在一起，吃吃喝喝，不亦樂乎。
給已故文學家頒發終身成就獎，與後人給

《詩經》頒發「千古影響大獎」（這裡的評獎，
不是萊比錫的那種，人家評選的是裝幀設計）
一樣，是吃古人飯。古人被一次次拉上頒獎台

。倘若地下有知，不知道會做何感想？西方有小說家寫過一篇小
小說，大意是說，一個已經去世的人從墳墓裡跳了出來，他在人
世上走了一遭，感嘆道： 「怎麼是一代不如一代了，還不如我們
那會兒呢？」說罷，這位逝者拒絕復活，義無反顧跳進墳墓裡去
了。

和出版界的一些朋友閒聊。談到內地出版社的翻譯現狀。有
朋友說，內地出版社目前多熱衷於積極引進國外的作品。很多作
品翻譯得粗鄙不堪。不過，這類書一旦翻譯完畢，出版社內部往
往非常重視，大力推薦。相反地，內地當代一些作家的作品，很
難進入出版方的視野。這種感嘆，大約不是今天才有的。出版界
的 「重洋重外」，長期以來，大抵是一種慣例了吧。只是，作為
寫作者，有沒有想過，出版界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做？大家都知道
，在國外，有些小出版社因為發掘出一個好作家的作品，就可以
長久地坐吃版權和紅利。國內的出版社，似乎缺少這種功夫和耐
心。大家都浮躁。於是，大家都想追求短期利益。譬如出版社，
民營的出版機構本身雖然也在書皮上印刷了 「XX叢書」和自己
的名頭，本身卻不具備法律上的所有權。因為民營出版機構是沒
有書號的，書號得花錢去買。所以，民營的出版機構犯不着下那
麼大功夫。至於國營的出版社，老總更是浮躁。所謂鐵打的營盤
流水的兵，幹兩年之後，大家就要換地方了。出版社又不是自己
的，同樣犯不着下這麼大功夫。至於作家圈，就更不要說了。既
然文學淪為圈子化的犧牲品，那麼哥幾個玩玩也就是了。今天你
獲獎，明天我獲獎，人人有份也就是了。至於要增強一點權威性
，就拉一兩個名家來，再不然給已故作家頒發一個 「終身成就獎
」。弟兄們嘻嘻哈哈，就把這台戲給唱了。這些，似乎扯得就有
些遠了。與萊比錫的評獎關係不太大。

人生在世，無不渴
望成功，但成功似乎總
喜歡和我們藏貓貓，千
呼萬喚不出來，主動找
上門的總是以失敗為多
。成功，固然有大小輕

重之分，失敗，同樣也有層次深淺之別。
有的失敗，一敗塗地，萬劫不復；有的失
敗，不過小挫，尚可捲土重來；有的失敗
，是勝敗乃兵家常事的失敗；有的失敗，
只要一次就永無翻身之日。

偶有小挫，是失敗的第一層次。兩軍
對壘，陣前較量，或偶爾失手，或實力稍
遜，一時敗下陣來，都不足為奇，養精蓄
銳，改日再戰，或許就會佔了上風。如果
在這一層次落敗，完全不必在意，三十年
河東三十年河西，稍許堅持，調整好狀態
，就能見到成功的曙光。反之，倘若連這
一點失敗都經受不起，那就趁早不要出來
混了，還是回家抱孩子去吧。

尋常敗績，是失敗的第二層次。孫中
山為推翻滿清政府，屢次起義，屢次失敗
，前後多達十幾次。愛迪生試驗燈泡裡的
燈絲，共用了六千種不同材料，最後才獲
得成功，這也就是說，他失敗了五千九百
九十九次。這種失敗，是對毅力與意志的
考驗，也是成功前的必要練兵，只要頂住
了，咬緊牙關，就不難收穫成功的果實。
怕就怕成為習慣性失敗，不思進取，還自
得其樂，就像一直在失敗陰影裡徘徊卻
永遠感覺良好的中國男足。

遭受重挫，是失敗的第三層次。這種
失敗，傷筋動骨，損失慘痛，對人的信心
、信念都是沉重打擊，意志薄弱者，往往

會一蹶不振，但意志堅強者，仍能自我療傷，走出失敗陰
影，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拿破侖第一次兵敗，雖然是重
挫，但沒有擋住他後來的重整旗鼓，捲土重來。司馬遷受
宮刑，也是遭受重挫，簡直是奇恥大辱，令其痛不欲生，
「腸一日而九回」，可他忍辱負重，堅忍不拔，終於實現

了他的夙願，完成了他的大業，寫成 「無韻之《離騷》，
史家之絕唱」。

一敗塗地，是失敗的第四層次。曹操赤壁大敗，那是
一敗塗地，望風而逃，幸虧關羽念舊，華容道上放他一馬
。這一敗雖傷了曹魏元氣，八十萬大軍折了大半，但畢竟
他們實力雄厚，休養生息幾年，最後還是滅了蜀、吳。向
使當初曹孟德也學楚霸王，羞於見江東父老，一頭跳進長
江，哪還有後來的一統大業？所以，我們不妨學學曹操，
即便一敗塗地時也別灰心喪氣，以為天就要塌下來了，只
要心不死，志不滅，有一線生機也不放棄，從頭幹起，
「天不滅曹」的厚愛，說不定也會落到你的身上。

全軍覆沒，是失敗的第五層次。趙括的長平之敗，勾
踐的會稽之敗，項羽的垓下之敗，石達開的大渡河之敗，
北洋水師的甲午之敗，拿破侖的滑鐵盧之敗，就是如此，
基本上是蓋棺論定，大勢已去，沒有東山再起的可能。您
要是也失敗到這個份上，我也就不再給您打氣了，就請您
節哀順變吧。不過凡事都有例外，就說勾踐吧，當初不僅
敗得軍士片甲不留，自己也被迫以俘虜身份去伺候吳王夫
差，受盡屈辱。都以為他是徹底死定了，而且會死得很難
看，可萬沒想到居然鹹魚翻身，他臥薪嘗膽二十年，終於
報仇成功，創造了由慘敗而大勝的戰爭奇跡。

俗話說得好，境由心造，事在人為，大敗面前能否同
樣創造奇跡，就看你我是不是勾踐那塊料，有沒有那股
百折不撓的狠勁了。

《
人
人
文
學
》
是
香
港
一
九
五
○
年
代
一
份
重
要
的
文
學

期
刊
，
由
黃
思
騁
創
辦
於
一
九
五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
至
一
九

五
四
年
八
月
一
日
停
刊
，
共
出
三
十
六
期
。
初
期
為
月
刊
，
二

十
五
開
本
，
約
七
十
至
八
十
多
頁
，
後
來
改
為
半
月
刊
，
縮
至

五
十
頁
。
《
人
人
文
學
》
初
期
由
黃
思
騁
主
編
，
後
來
改
由
夏

侯
無
忌
及
力
匡
合
編
，
最
後
則
由
力
匡
獨
力
執
行
。

《
人
人
文
學
》
盛
名
遠
播
，
力
匡
在
一
篇
回
憶
的
文
章
《
〈
人
人
文
學
〉
、

〈
海
瀾
〉
和
我
》
中
說
，
他
在
《
人
人
文
學
》
停
刊
後
移
居
新
加
坡
，
好
些
當
地
的

文
壇
巨
匠
對
他
刮
目
相
看
，
就
因
為
他
曾
主
編
《
人
人
文
學
》
，
令
他
受
寵
若
驚
。

《
人
人
文
學
》
的
作
者
群
以
一
九
五
○
年
代
那
批
﹁綠
背
文
學
﹂
作
家
為
主
：

王
是
、
路
易
士
（
紀
弦
）
、
皇
甫
光
、
慕
容
羽
軍
、
桑
簡
流
、
蕭
安
宇
（
南
宮
搏
）

、
費
力
…
…
，
經
常
在
此
發
表
作
品
；
尤
其
黃
思
騁
、
齊
桓
和
力
匡
三
位
以
寫
作
謀

生
的
局
內
人
，
更
是
每
期
刊
稿
兩
三
篇
。
像
黃
思
騁
的
《
鼓
浪
嶼
之
夏
》
，
連
刊
十

多
期
，
佔
去
篇
幅
不
少
。
不
是
說
他
們
的
水
平
不
高
，
但
多
刊
自
己
人
的
稿
，
顯
示

門
戶
開
放
不
足
，
讀
者
們
自
然
日
久
生
厭
，
無
法
吸
引
新
血
即
影
響
銷
路
。

《
人
人
文
學
》
最
令
人
懷
念
的
地
方
是
每
期
均
以
大
量
篇
幅
闢
為
《
學
生
文
壇

》
，
培
養
新
人
，
鼓
勵
學
生
創
作
，
如
今
大
家
熟
悉
的
崑
南
、
盧
因
、
蔡
炎
培
、
王

敬
羲
、
陸
離
等
，
都
是
從
這
裡
成
長
起
來
的
。

麗江便是這樣一個地方
，閒暇的時候去待上一個星
期，既不爬雪山，也不去瀘
沽湖，只在大研古鎮裡瞎轉
着，溪水邊的木椅子上曬曬
太陽，臨街的小店兒看看。

幾次尋的都是黃豆麵，麗江粑粑，納西血腸等最有
當地特色的東西。去得久了便總想尋個地方寵愛自
己的胃。

四方街旁的一條小巷，你往右邊的大樹裡走就
是了。一兩間門面的生意，裡頭擺了古老的木方桌
，櫈子是幼兒園小朋友用的尺寸，人是密密麻麻來
了又走。兩口大鍋，兩個穿白衣服的夥計。這裡經
營的主打是晶瑩剔透的肥腸粉，也兼賣小麵等。大

碗一個價格，小碗一個價格，生意簡單，美味的調
料也不複雜。黃豆、紅油辣椒、香菜、鹽等，不見
醬油，甚至連醋你都是自助。這裡坐得做多的是納
西族的妹妹，她們懂得大研最好的味道在這裡。

門口站着一個戴長流蘇金耳環的女人，標準的
瓜子臉，細瘦苗條的身材，一看就是四川人。果然
，一打聽得知她來自瀘州。每天的工作就是站在門
口數錢。偶爾會遇到賣肉的商販，告訴他們明天要
送多少材料；偶爾會遇到賣調料的商販，告訴他們
明天的薑、花椒、辣椒。

這次住下來，上她家吃粉不下十次卻也吃不厭
。她的配料簡單，卻是經得住各路人的口味，例如
沒有加醬油、醋和過多的辣椒，口味清淡的人不用
再交代，要吃的自己從桌上的調料裡取。這大概是

從雲南過橋米線裡學來。所有的經營分為大碗和小
碗，方便收錢，一看碗就知道你幾塊他幾塊了。經
營的東西相對單一，材料的種類不會複雜，相對輕
鬆。

口岸選在必經之路，人人得見。甚至大方桌，
雖然取自納西也自然有它的理由。小櫈子坐的人多
，坐着不舒服，自然是吃了就得走，人群流轉很快
。店舖不大，只放得下兩張方桌，隨時給人客滿的
印象。人多的地方有美食，這是好吃嘴都知道的秘
密。她家從早晨到晚上生意都很好，我數了數人數
算了下小賬，她一年的純利潤大概在三十萬左右。
我們這些從頭忙到尾的白領，幾個人一年賺得了這
個數呢？你過你的小資，她賺她的大錢。

這就是四川女人了，一手美食走天下。

清末官場流傳一則評價：袁
世凱屠民，岑春煊屠官，張之洞
屠財。我在《張之洞傳》（四川
人民出版社）一書裡看到此說，
好像是民間傳聞，沒有更準確的
出處。那意思是說，袁世凱濫殺

平民，岑春煊猛劾貪官，而張之洞花錢如水。這最後
一位是位好官。

我最近閒翻《張之洞年譜長編》（吳劍傑編著，
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二○○九），發現張之洞其實
是屠財而不圖財。他曾任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兩江
總督，都是在經濟發達地區；而其時也正是中國向世
界學習，興辦洋務的時候。那種風氣大開，人心思變
的情況，在歷史上也是少有的。他那二三十年，在廣
州，在武漢，在南京，每天處理的要務就是修鐵路，
辦鐵廠煤礦，造槍炮子彈，辦官錢局，辦造成幣局，
辦工廠，辦學校，造輪船，修碼頭，辦海軍學校和陸
軍學校以及學洋務的學校，等等。這就要向各方大員
聯繫，以至向中國駐外使節（如當時的欽差大臣）聯
繫商量，借錢，聘人，請洋教員、洋教官，研究合資
問題、分配問題，貸款還款及利息問題。為此就要向
朝廷報告示，向各省各部官員商量懇請。

我看這部《年譜長編》裡大量記載的就是這樣的
各種公文信件。如果總起來講，這就像是今天我們說

的經濟建設問題，其實主要是工業發展和科學技術發
展問題。這當然要花錢，而且要花許多錢。也許張之
洞以一介書生，在花錢時花過不應花的錢，或者是冤
狂錢。那也許可以說是一定的。大把大把的花錢，在
當年閉塞的中國，誰見過，誰又懂得呢？所以說他
「屠財」，也就是糟蹋錢，浪費錢的意思吧。這一定

會有的。但是，一直到解放前的中國，廣東、江蘇和
武漢的那點工業基礎，還不就是當年清末洋務派搞起
來的嗎？其中就有張之洞。如果責之過嚴，那是不公
平的。張之洞當時所掌握的財權極大，如果想貪污，
想受賄，那真能大大發財。而且，以他的聲勢和實權
，包括兵權，誰敢管，誰又管得了？朝廷也得有所顧
忌呢。

可是同時我也看出來，張之洞並不 「圖財」。也
就是說，他不是往自己腰包裡裝，他不貪污。我參閱
汪南垣《記張之洞》，有云： 「其人好大喜功，不謹
細行，又盛氣凌人，故毀之者亦不乏。」 這應是公正
之論。我見《年譜長編》裡有兩次記他過生日和情況
。一在一八九七年九月，都是皇太后賞給 「御筆」的
字畫，等等。沒有見他的下屬 「送禮」。在那幾天裡
，上海《申報》報道有他的下屬來賀， 「設席一百八
十二席款之」 。他的手下人去函辯駁，說並無此事。
「壽辰之是屬員來轅祝嘏，不特未設一宴款待，且並

示出見一客受賀，即署內文案委員亦未得見。所有禮

物，一概未收，即壽帳壽聯，亦全數璧還，依照湯文
正故事，錄其詩詞文，還其屏聯。……」 我是相信這
通辯解的。末尾的細節很真。湯文正就是清初當過總
督的大學者湯斌。那時候為人祝壽，送去壽聯壽帳，
是精緻的小屏風，上寫祝文，或大幅錦緞，上面縫上
祝賀聯語。這也都是較為貴重的東西。而退還的辦法
也巧妙，就是把壽聯壽帳上的詩文抄下來留存，作為
紀念，而把貴重之 「載體」退還。以張之洞的脾性，
他是可這樣做的。我看他在一九○六年七十歲生日時
，只收了皇太后賜他的御筆字畫，如此而已。張在
「屠財」一事上，好像有過有趣的議論。據《鄭孝胥

日記》（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南皮語余
曰：李鴻章在北洋，創辦海軍、學堂諸事雖無大效，
然猶勝當世督撫也。前輩中能用錢而不妄費，兼肯考
究時務者，……沈、丁以外，則無人矣。」 張在武漢
閱兵時，下令文武官員 「一概不准坐轎，……本部堂
以下及各員，均各自帶食物乾糧。」 「本部堂」 就指
自己，以身作則。此令，以後 「歲歲行之」 。那時張
已是六十三歲的人，他原是書生一個！就在那前後幾
年，他下令，凡是 「到任禮、壽禮各目及門包小費」
「一律裁革永禁。」 那是非常嚴厲的。《大清畿輔先

哲傳‧張之洞傳》上說，張死後， 「家無一錢，惟圖
書數萬卷」 。當然，還有五百萬字的著述。我讀周劭
《中國明清的官》（遼寧教育出版社），書裡也舉那
位湯斌： 「曾做過封疆大吏的江蘇巡撫和吏部尚書，
死後卻窮得無以為殮，隨身敝衣之外，只餘碎銀數両
。」 又說張之洞： 「身後竟可說是 『蕭條』 二字」 。
張之洞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的主張，對後世影響
很大，他的著作《書目答問》到現在還是治國學的重
要參考書，學者們對此也不陌生。一代書生，一代大
吏，在晚清的一潭爛泥裡，能如此，實不易。我很佩
服他：他在錢山錢海裡點滴不沾，屠財而不圖財，真
是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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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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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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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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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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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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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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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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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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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歲
的
二
十
多
年
繪
畫
生
涯
中
，
她
共

創
作
了
一
千
六
百
幅
作
品
，
代
表
作
有
《
過
河
去

看
奶
奶
》
、
《
捉
感
恩
節
火
雞
》
和
《
槭
樹
園
裡

的
熬
糖
會
》
等
等
，
從
這
些
名
字
就
不
難
領
略
她

與
眾
不
同
的
﹁鄉
土
氣
息
﹂
。
八
十
歲
時
，
摩
西

奶
奶
在
紐
約
舉
辦
了
首
次
個
展
，
震
動
全
美
畫
壇

，
自
此
作
品
暢
銷
歐
美
，
其
質
樸
而
健
康
的
晚
年

形
象
，
也
成
為
媒
體
追
捧
的
熱
點
。

二
○
○
一
年
，
華
盛
頓
博
物
館
舉
辦
﹁摩
西

奶
奶
在
二
十
一
世
紀
﹂
畫
展
，
展
出
國
內
外
收
藏

的
八
十
七
件
摩
西
奶
奶
經
典
畫
作
及
遺
物
，
再
次

引
起
巨
大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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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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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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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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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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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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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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